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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完成网课， 看似减轻了大学教师

的教学任务， 但事实上， 不少高校教师不得

不开始“反刷课” 的应对行动。 不少高校开

始通过和网课平台合作的方式， 严查有刷课

行为的学生。

2019 年， 成都大学接到智慧树和超星

尔雅在线课程平台公司反馈， 部分同学有使

用第三方软件进行挂机刷课等不良学习记

录， 学校要求， 不良学习记录较多， 超过总

学时 50%以上的， 本学期学习记录及成绩清

零； 2021 年 3 月，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教务处发布通知指出， 超星公司向学校提供

了公选课网修课程学习中的不良行为， 涉及

416 人次， 学校对有不良行为的学生进行全

院通报， 对应课程学习进度做清零处理。

针对于学生刷课的问题， 哈尔滨工程大

学应用数学研究中心主任凌焕章表示， 自己

除了在课前对学生纪律督促， 给学生敲响警

钟， 也会在学期网课教学中， 时不时查看后

台的播放数据， 发现有相对集中的刷课数据

就会找到学生询问情况及时提醒。

就学生个体而言， 这种蒙混过关的学

习， 不仅荒废学业， 还会严重助长投机取巧

的思想。 此外， 刷课行为也严重影响网课教

学公信力， 对高等教育质量造成巨大冲击。

凌焕章认为， 刷课行为直接影响了教育

公平。 “学校除了经常在课堂上提醒学生，

也积极地和网课第三方平台合作， 采取了在

视频播放过程中弹出问题检验学生播放状态

等办法， 但是效果仍然差强人意。”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网络课程平台

成为高校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同时凌焕

章提醒， 安排过量的网络课程对学生来说是

一把双刃剑。

“目前高校布置网课学习有一拥而上的

趋势， 也直接导致了学生课业负担过重”，

凌焕章认为， 近些年来高校网课建设发展速

度较快， 在为学生增加一条学习途径的同

时， 包括体育、 音乐一些适宜线下学习的课

程也存在转为线上的趋势。

“我见过一些学生在上课时拿着两部手

机同时刷网课， 这就失去了学习的意义。”

在凌焕章看来， 解决学生“付费刷课” 的问

题， 除了在司法上应当不断完善法律法规，

加大打击力度， 还需要从第三方平台、 学校

全方位着手， 标本兼治。

大学教师：与“反刷课”斗智斗勇

（来源： 中国青年报）

专家：刷课屡禁不止，还应反思什么

“付费刷课” 突然成为了网络热词， “便宜高效” “X 元一门” 的朋

友圈小广告让不少大学生尝到了 “不学而过” 的 “甜头”， 更让越来越多

的大学生对在线课程产生了质疑。 如今， 我国的慕课数量和应用规模位居
世界第一。 线上课程成为大学生们学习任务中常见的一部分， 一些课程甚

至全部要求在线上完成。 然而， 越来越多的 “付费刷课” 产业链也随之产
生。 流传在朋友圈与 QQ 群中的 “人工刷课” “5 元一门” “不学而过”

……让不少线上课程沦为形式。

在这样一个缺乏监管的地带里， 各种博弈正在校园里上演： 一些大学
生为了用最少的时间成本、 最省事的办法轻松获得高分而走入了付费刷课

的歧途， 另一些正在观望的大学生看着自己的同学们用几块钱就高分通过
了课程测试， 心中既不平又动摇。 另一方面， 一些大学老师也没能因网课

而减轻自己的教学任务， 反而开始了 “刷课” 与 “反刷课” 的斗智斗勇。

刷还是不刷？ 不少大学生在这样的环境

下都曾陷入时间和分数的两难抉择中。 各种

权衡后， 一些大学生踏上了刷课的歧途。 记

者采访发现， 成本低， 收效高， 这是几乎所

有接受采访的大学生总结出付费刷课的特

点。

在湖北武汉某高校就读大三的池禾禾在

学长的介绍下关注了一个刷课的微信公众

号， 用来刷英语网课。

“一学期的英语课只需要 18 元。 主要

是服务量大， 感觉全校知道的人很多， 但是

大家都不放在明面上说罢了。 平台甚至可以

加急服务， 比如临近期末的时候可以加 5 元

钱 24 小时内完成任务、 加 10 元钱 12 小时

内完成任务等等。” 池禾禾说。

除了省事， 池禾禾表示， 由于网课系统

的问题， 这个平台直接让付费刷课的自己和

那些自己上网课的同学的成绩拉开了差距。

“口语评分是电脑打分， 而不是老师打分，

我们一起试验过， 说得再好也很难拿满分。

然而， 用了这个刷课网站口语能得满分。”

来自海南某高校的大四学生符亮从一开

始一直坚持自己完成网络课程的内容， 但他

发现， 自己答题耗费了很多时间， 却总是不

如同学的分数高。 渐渐地， 符亮也开始付费

刷课。

“比如自己答的题可能会错误率比较

高， 但是付费刷课后都能刷到 90 分以上。”

符亮说， 自己是通过 QQ 群了解的消息，

这个群有 400多人， 里面大多是需要刷课的

同学。 管理员会发送付费刷课的广告。 和他

们加好友之后， 对方会把支付码发过来， 扫

码支付即可。 一般是一门课 8元， 刷课数量

达 3门及以上为 5元。

“于是我和同学一起报名， 刷了 4 门，

我们给对方提供网课平台的账号和密码， 他

们包过， 成绩接近满分。” 符亮说。

然而， 付费刷课并不是一直那么“靠

谱”。 在东北某高校就读的赵玉还记得自己

本科时曾被网课平台给出过一条不良刷课记

录， 幸好学校并没有给予任何处分。 读研

后， 尽管老师三令五申不准刷课， 甚至申明

一旦发现学校会给予记过处分， 但班里大部

分人还是选择了刷课。

“刷课软件开始刷课时， 会自动刷课以

及自动搜索题， 所以当期末试题第一时间出

来后就被软件提前‘抢答’ 了， 剩余的答题

时间也会被自动耗光”， 赵玉表示那一门考

试他最后险些不及格， 只拿到了 63 分， 而

班里很多人的分数都在八九十分。

“自己上课还不如付费刷课得到的分数高”

如今， 几乎每一个大学生都会在课程学

习中遇到需要线上完成的内容。 这些内容有

的是线上口语练习， 有的是教师的慕课课

程， 有的是线上答题……在“线上任务” 日

益多样化的背景下， “付费刷课” 成为了一

些大学生群体中公开的秘密。

2020 年年底，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

吴岩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 目前， 中国相关

平台上线慕课数量已增至 3.2 万门， 学习人

数达 4.9 亿人次， 在校生获得慕课学分 1.4

亿人次。 疫情期间， 慕课助力高校应对居家

学习常态， 也正在成为推动高等教育变革的

重要引擎。

线上线下教学融合的大趋势， 却被一些

不法之徒嗅到了中间的“商机”。 近日有媒

体报道， 辽宁省朝阳市公安局以非法控制计

算机系统罪抓获了 5家刷课平台犯罪嫌疑人

57 人。 据警方通报， 刷课平台数据显示，

仅 2019至 2020年， 全国范围购买刷课服务

的学生超过 790 万人， 刷课数量超过 7900

万科次。 此外， 初步统计 5个刷课平台的下

线各级代理人数已超 10 万， 而且绝大多数

也是在校大学生。

刘秀是北京市某高校物理学专业的大三

学生， 她在微信群里看到付费刷课的广告，

于是用 5 元一门课的价格刷了几门网课。

“我主要刷些公共基础课， 与自己专业关系

不大。 我希望在大一就把通识选修课的学分

修满， 为接下来学习专业课减轻负担。”

刘秀坦言， 刚开始还是自己刷网课， 用

电脑播放， 许多网课在播放到 1/3、 1/2、

2/3 的时候会有答题， 必须答完题才能继续

播放， 但很多时候， 自己干着其他事情忘了

答题， 网课就进行不下去了。 “这些网课主

要是为了拿学分， 其实并不想学， 而且大一

作业多， 只能在午餐或者晚自修的时候刷，

如果特意去刷网课就觉得很麻烦。 我们选修

课用的是慕课， 当时在付费刷选修课期间，

我登陆自己的账号， 可以明显的看到课时进

度条在前进， 一门课大约 2-3 天就刷完

了。”

记者调查发现， 提供刷课服务的平台多

存在于几大主流社交平台上， 学生通过提供

给工作人员平台账号、 密码、 学校名称， 就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平台及课程。 刷课

内容包括视频、 课件、 作业、 考试等， 刷课

形式也分为“秒刷” “慢刷” 以及视频加作

业、 仅考试等， 其中慢刷价格最高。 刷课的

平台涵盖了不少当下主流的线上教育平台。

一般网课付费按照门数算， 价格较低， 每门

在 4-6元。

此外， 一些平台甚至利用在校大学生作

为“代理” 扩大黑色链条， 通过同学之间的

朋友圈、 QQ 群、 QQ 空间等各种社交媒体

发布付费刷课广告， “代理” 的学生赚取代

理费用和提成。

某刷课平台将“代理” 分为普通代理和

顶级代理， 相关介绍为“一门网课下单即可

赚钱， 卖给同学原价自己赚差价， 代理满

10元即可提现”。

B3 权威曝光
www.shfzb.com.cn

2021 年 8 月 17 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金勇 E-mail:fzbjiny@126.com

“人工刷课”“5元一门”“不学而过”

大学生付费刷课乱象丛生

“付费刷课”已成公开的秘密

刷课行为严重危害学校教学秩序， 也成

为了最近不少媒体关注的焦点。 不少媒体呼

吁， 要消除代刷网课的畸形现象， 甚至对大

学生的诚信问题提出了质疑。 近日， 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采访多位教育界专家。 不少

专家表示， 一方面要呼吁学生规范自己的行

为， 加强自律意识， 同时更应反思大学的网

课究竟出了哪些问题， 让大学生们“宁刷不

上”。

为何会出现屡禁不止的刷课现象？ 南京

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陈何芳在接受中

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 学校和网课

平台可以通过刷脸、 答题等技术手段防范大

学生刷课， 但是这些都是比较“低级” 的，

学生们为何选择“刷课”， 有更深层次的原

因。 大学生选择“刷” 与“不刷”， 实际上

是在对自己的精力和时间进行一种资源配

置。

陈何芳认为， “学校一方面要在‘起

点’ 把好关， 在网络课程的设置和选择上做

好筛选工作， 不能把很多东西都塞给学生。

另一方面要强调‘输出’， 要检验学生上网

课后的知识转化情况， 而不是简单地看系统

刷没刷够时间。”

不少专家认为， 学生“刷课”， 更反映

出一些大学老师的不负责任， 他们不加筛选

地把网课任务扔给学生， 只要达到观看时

长， 就认为学生已经学好学会， 这种教学模

式本身就是不可取的。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郭文革表示，

“如今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对于线上教

学而言， 老师对学生的第一个服务就是筛选

优质内容， 而不是笼统地推荐一门慕课课

程。”

郭文革认为， 一门优质的在线课程的设

计包括内容的筛选、 为学生设计学习任务，

以及提供及时的反馈和评价， 以过程性评价

作为一种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管理工具， 这一

切都是“大规模在线课程” 不可能做到的。

很多老师可能自己都没有完整地看过一门慕

课课程， 就推荐给了学生， 学生很难在短时

间内看完几十小时的内容， 这可能是“刷

课” 现象存在的客观原因。 （文中学生均为

化名）


